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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友中
*

澳岸甘露遍　方外結因緣

*盧友中，浙江省樂清市雁蕩山人氏， 20世紀 60年代初在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從事教育、新聞和政經工作，著有《雁蕩山僧 　

竺摩法師傳》及編輯竺摩法師《篆香室詩集》出版。

五年前，為寫竺摩法師傳記，我曾專程赴澳門尋蹤覓迹。 2007年杪，我從臺灣考察歸來途經香

港，再次前往澳門，尋訪這位當代高僧在這裡遺留的雪泥鴻爪。

竺摩法師自 1939年駐錫澳門，直至 1954年離開，長達十六個年頭。他曾為佛教文化在澳門的傳

播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幸蒙旅居香港的高僧俗家侄兒陳松青先生、澳門學者黃曉峰博士

全程陪同，才使我這次濠江之行獲益良多，得以為竺摩法師在澳門的蹤跡補記若干難得的文化史料。

寶覺佛學社的第一期畢業生。她們隨從導師靄亭法

師，來澳門佛教功德林聽講《妙法蓮華經》。靄亭

法師叢林出身，經驗豐富，學識淵博，德高望重。

靄亭法師講完《妙法蓮華經》後，聽經的學生還要

求他繼續講授因明學和唯識學，但他卻預備回青山

海雲蘭若靜修，便推薦年輕而富有學養的竺摩法師

代其講授。於是，這位太虛大師的高足不負這些學

生的期望，為她們講授《三十唯識》、《因明大疏》

及《解深密經》。靄亭法師對竺摩法師的講課予以

高度評價，說竺摩法師“不唯邃於唯識妙理，而於

世諦文字，造詣亦深，且復誨人不倦，教授有方，

極得學眾愛戴，故得機教相投，成績昭然。”

澳門功德林，當時由香港東蓮覺苑管理。按林

規，每年冬逢彌陀誕有四十九日佛七之舉，林外參

與者甚眾。這一年冬天，因靄亭法師退隱青山海雲

蘭若休養，恭請竺摩法師昇座宣講。於是，竺摩法

師自出家以來，第一次登臺系統地講授《維摩經》。

他對這部大乘經典，以明白通俗的語言，逐章、逐

節、逐句、逐詞作了講解。他堅持契理契機原則，

追尋竺摩法師在澳門遺留的蹤跡

再訪功德林

我們來到位於三巴仔街 13號的功德林，看那臺

門並不起眼，兩旁金色隸書對聯卻格外引人注目：

“加功緊拶一聲佛；立德全提十願王。”進得林內，

祇見一座宏大的佛教道場。院內分上下兩層，廊宇

迂廻交錯，大殿、法堂十分莊嚴，僧舍、膳堂一應

俱全。六十多年前，正是這座澳門歷史上最早的女

眾念佛場所，與內地浙江雁蕩山南下的竺摩法師結

下了不解因緣。

澳門無量壽功德林，原由廣東香山人氏張玉

濤居士於 1 9 2 5 年捐居宅為佛寺，經澳門政府批

准，永為慈善女眾修行院。盧溝橋事變爆發後，

畢業於閩南佛學院的竺摩法師勇赴國難，從武昌

前往香港，代表內地佛教界籌措資金以救濟難

民。迫於國危情勢，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居士

於 1939年春，轉擇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辦“佛學研究

班”。這個班的學生有照真、覺源、澄真、本真、

朗真、續真、法緣、紹賢等十多人，都是東蓮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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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佛教的義理與近代中國現實的環境，特別是救國

救難的客觀要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努力闡發適應

時代需要的佛教革新理論。在講解中，他極力推崇

大乘佛教“由出世而入世”的思想，提倡建設“人間

佛教”，服務社會，改造現實。這在當時受到日本

帝國主義侵略和蹂躪的中國，喚起人們愛國救難，

起到振聾發聵的積極作用。難怪參加聽經的功德林

監院了願法師立即著文說：“今幸竺摩法師講《維摩

經》於此，以其靈悟之心得 ，釋不可思議之妙諦。

文雖深而婉言顯之，義雖奧而譬解彰之，類生公之

說法，雨花繽紛，使頑石均點頭，集眾德之精，出

群數之首，是誠不可思議解脫者也。”

這次竺摩法師的講經活動非常圓滿。這不僅是

對維摩居士大乘精神的大力弘揚，也是以創造性的

實踐來學習維摩居士的一次難得的機會。因此，他

在講完整部《維摩經》後，感慨萬千，賦詩兩首：

病榻悠然一鑒開，十方淨土湧靈臺。

燈王高座甯容借？香積妙饈本自來。

手擲大千成快事，室包乾象亦佳哉！

更番尚有驚人處，震碎虛空一默雷。

稽首毗耶最上人，原來金粟是前身。

修真已自空三毒，導俗何妨有六親？

深入階層觀社會，廣施慈勇見精神。

蓮華在火誠希罕，千古其誰步後塵！

竺摩法師在功德林佛七宣講《維摩經》，一時引

起轟動。靄亭法師曾作這樣的贊歎：“（竺摩）法師說

法善巧，真俗圓融，妙契機宜，歎未曾有！”應澳門

善眾的要求，講經稿經隨從他聽經的滿慈法師和達居

法師認真記錄、整理，略加修改，付梓出版。遠在上

竺摩法師在澳門功德林宣講維摩經課後與學員合影（1939年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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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芝峰法師寫下了長約三千字的序文，給予充份的

肯定和熱情的贊揚。著名學者黎錦熙先生也對竺摩法

師的《維摩經》講經稿作了熱情的評介。當時，弘一

大師仍在泉州普濟寺閉關，斷絕與外界的一切通訊聯

繫。竺摩法師為《維摩經講話》編排付梓，特去信請

弘一大師題寫書名。弘一大師即“破例題經簽”，竟

然滿足了竺摩法師的請求。與此同時，香港著名人士葉

恭綽居士也欣然為這本書題字。在正值抗日戰爭最危急

的時期，竺摩法師的《維摩經講話》，於 1940年 3月

在澳門首次出版，立即在港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功德林，竺摩法師先後開講了《維摩經》、

《地藏經》、《解深密經》等佛教經典。除了講經說

法之外，他還將原由他主編的《覺音》雜誌從香港遷

到林內，並包攬這份港澳佛教文化雜誌的全部編

輯、出版和發行工作。他主編《覺音》雜誌，把反映

時代最貼近現實生活的內容作為其主要目標，將宣

傳和鼓動以寺僧為代表的佛教界奮起抗擊日寇的愛

國愛教精神作為主要內容。在竺摩法師的努力下，

《覺音》雜誌影響越來越大，享譽海內外，成為與內

地的《海潮音》、《獅子吼》和《佛學半月刊》並列

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竺摩法師通

過編輯、出版《覺音》雜誌，廣泛地開展海內外佛教

文化交流，極大地推動了港澳佛教文化的發展。從

《覺音》雜誌中可以發現，竺摩法師聯絡交往的在港

澳人物，大多都是來自內地著名人士，如葉恭綽、

高劍父、許地山、梁彥明、張純初、林子青、張聖

慧、陳靜濤、岑學呂、劉承澤、呂碧城和靄亭、海

仁、寶乘、滿慈、通一、妙音、如幻等等；還有當

時一些從內地到東南亞地區學習和弘法的佛教、文

化界人士，如法航、達居、白慧、六融、陳慧修、

李俊承等。然而，更多的則是當時內地各處的佛教

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其中有郭沫若、林語堂、老

舍、田漢、歐陽予倩、豐子愷、李仙根、陳銘樞、

周貫仁、胡不歸、趙百辛、張雲雷和弘一、太虛、

巨贊、芝峰、大醒、葦舫、法尊、樂觀、演培、曇

昕、木魚、亦幻、性仁等等。實際上，竺摩法師當

時已成為抗戰期間港澳佛教文化界的著名代表。

記得五年前，我第一次來到功德林拜訪住持德

修尼師時，問她知道不知道竺摩法師，她馬上回

答：“知道，知道。我還聽過他講經呢！”她說，竺

摩法師來功德林講維摩經，祇是廿五、六歲的青年

法師，年齡與她差不多，她那時祇能念佛；他的經

講得好，聽的人很多。雖然他的口音方言重，有些

聽不懂，但他講的意思她都懂。她讓徒弟聞證法師

陪我們在林內轉了一圈，看了竺摩法師當年講經的

法堂。這一次，我們來到功德林，年逾九旬的德修

尼師讓聞證法師推着輪椅來到客廳，很快就想起了

我是寫竺摩法師傳記的作者。雖然她的身體大不如

前，但精神很好。她說，功德林有觀本法師（即張

玉濤居士），有竺摩法師，一直香火很盛，有不少

學者、記者來訪問，感到很榮幸。話匣打開，她還

說起了自己的身世。她說自己出生在珠海，從小就

光頭，讀書時同學們笑她是小尼姑，都不願意與她

同桌坐。後來，她真的出家當尼姑了。她來到功德

林，這裡的女眾很多，日子過得很稱心，就這樣，一

獃就是幾十年。她說，自己老了，但信佛修行的人很

多，祇是像竺摩法師這樣會講經的大法師太少了。

觀音堂佳話

竺摩法師在澳門講學弘法和編輯出版《覺音》雜

誌，也正值藝術大師高劍父先生等內地文化界人士

來澳門避難。高劍父先生是現代嶺南畫派的魁首，

也是信奉佛法的虔誠居士。他來澳門後，在普濟禪

院妙香堂重開“春睡畫院”，在澳門文化界產生了很

大的影響。而竺摩法師在澳門宣講佛法，編《覺音》

雜誌，不僅是一位弘揚佛法的高僧，而且有很高的

文學藝術修養，因而在佛教文化界影響很大，聲譽

日隆。對佛法的共同信仰和對中華佛教文化的共同

關心與愛好，使這兩位名人走到了一起，相見恨

晚，很快成了摰友。藝術大師與佛學大師“亦師亦

友”，便成了觀音堂的一段佳話。

觀音堂又名普濟禪院，坐落於美副將大馬路，

是澳門三大古蹟之一。我們來到這座始建於明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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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信眾留影（年代未詳）　　（下）竺摩法師 1960年 9月 19日在澳門佛學社留影的珍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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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堂，祇見這裡廟宇巍峨，建築雄偉，規模宏

大，氣勢非凡。在住持機修法師的陪同下，我們參

觀了高劍父先生當年辦“春睡畫院”的故址，敬仰之

情油然而生。在這裡，我彷彿看見了高劍父先生教

授生徒誨人不倦的情景，彷彿看見了高劍父大師在

居室與竺摩法師研討佛學、切磋技藝的場面⋯⋯，兩位

文化名人在澳門結下的友誼和為佛教文化作出貢獻的情

景，像電影的片斷，在我的腦海裡一幕幕地湧現。

竺摩法師與高劍父先生從相見、相識到相知，

交往甚密，友誼彌深。高劍父先生積極支持竺摩法

師編輯出版《覺音》雜誌，並揮毫為《覺音》雜誌題

寫刊名。竺摩法師曾因此賦詩〈謝高劍父先生為題

覺音〉，詩云：

一代高名老畫師，遊神藝苑寄幽思，

遙山近水雲林軸，殘月曉風柳永詞。

海北諸家多冷落，嶺南三傑獨嶔崎。

拈毫為我才揮手，紙落雲煙龍躍姿。

高劍父先生親自介紹竺摩法師參加澳門清遊

會活動，從而使竺摩法師結識了佛門內外諸多的

文人名士，並與他們廣泛地開展了佛教文化交

流。 1940年的一個秋日，高劍父先生與竺摩法師

和羅季昭、梁彥明、張純初先生等清遊會諸子，

雅集於何斗燦先生的聽松山館。這是何斗燦先生

邀約高劍父先生等來聽松山館雅集清談，“並囑約

空門友竺摩法師，聯袂入山，共研佛理”。主賓落

座滌塵巖下，品茗清談。其間，高劍父、張純初

先生都帶來了各自的畫作，讓各位友人觀賞。竺

摩法師也出示葉恭綽先生為弘一法師六十大壽紀

念活動親筆題寫的“無量壽”三字，並贊之為“勁

拔古雅，世所難能”。高劍父先生便憶及弘一法師

未披剃出家時，曾一同留學日本，“相得至歡”。

他還告訴大家自己與太虛大師也“相友善”。接

着，高劍父先生又興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紹了他於

1933 年夏季開始為期兩年多的南亞和喜馬拉雅山

之行，還特別講述了去喜馬拉雅山探險的經過。

後來，何斗燦先生特意提到“生平雅慕兩浙天臺、

雁蕩山之勝，神為之往”。竺摩法師來自雁蕩山，

當即表示願在機緣成熟時，邀約諸子同遊，以盡

東道主之誼。這次雅集，正如羅季昭先生所言：

“今日之遊，殊覺自得，既得觀高張兩丈之絕妙丹

青，高言偉論，竺師之佛法通靈，語多妙諦，又喜

主人之款客情殷，賞心樂事，莫有逾於此者！”

竺摩法師應邀參加清遊雅集，多次與高劍父先

生交往，彼此關係也愈加密切了。竺摩法師在一篇

文章中寫道：

一夕，與之聯袂西灣，安步當車，仰觀明月

在天，俯視人影在地，回溯平生際遇，言談之

間，似不勝唏噓感慨！余乃戲之曰：“世界如舞

臺，人生如戲劇，其中離合悲歡之景，喜怒哀樂

之情，皆一場幻夢也；公之所感，其猶是乎？況

吾人之渺小，似渤海一漚，太倉一粟，如公之

‘上馬殺賊，提筆賦詩’，較之橫槊當歌之曹孟

德為何如？而今又安在哉！”乃相與大笑；復舉

唐人“少孤為客早，多病識君遲”句以贈余，其

知可謂深矣！莫逆於心，遂成忘年之交。

竺摩法師頗具藝術天份，不僅擅詩，也喜愛書

法。他出家以來，一直注重練字。他把學好書藝也

作為權巧渡眾的重要手法。由於不斷練習，久而久

之，自成一格，求字者也越來越多。 1941年秋的一

天，高劍父先生來到功德林拜訪竺摩法師，兩人討

論佛法，相談甚歡。高劍父先生看到了竺摩法師室

內掛滿應信徒所求而寫的大小條幅，覺得頗有新

意。他欣喜地對竺摩法師說：“既能作書，何不學

畫？學佛我可奉汝為師，學畫則汝須師我！”第二

天，高劍父先生親持狂草一聯贈送給竺摩法師。聯

云：“莫問有無語，已空生滅心。”上款題為“竺摩

我師博粲”，下款則題署“建國三十年秋，試粥飯僧

劍父手製墨”。

就這樣，竺摩法師出於對繪畫藝術的愛好，拜

高劍父先生為師，高劍父先生也為有這麼一位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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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1952年秋澳門佛學社義校同仁歡送竺摩法師出國紀念照片　　

（下）1958年冬澳門佛學社義校同仁歡迎竺公由美弘法回澳紀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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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作為朋友而感到高興。從此以後，兩人時相過

從，遊於藝、耽於禪，成為忘年之交。竺摩法師與

高劍父大師這一段亦師亦友互為師弟的交往，在僧

林藝壇傳為美談。這一機緣使得竺摩法師日後才藝

精進而擅於丹青。

1 9 4 1 年中秋節後不久，竺摩法師原來計劃北

歸雁蕩山，卻因日軍大炮轟擊成為泡影，祇得轉

搭小艇，冒險再回澳門。他所居的地方與高劍父

先生相近，兩位師友，烽火餘生，日相過從，遊

藝耽禪，過着自修清淡的生活。竺摩法師每日臨

池不輟，臨摹了大量古代書畫家的畫稿和碑帖，

不時跑到鄰近的普濟禪院妙香堂向摯友高劍父大

師請教，切磋書畫技藝。高劍父先生也經常來到

竺摩法師住地，請教佛教經典中的各種疑難問

題，共同探討佛學。

1951年 7月，高劍父大師不幸在澳門逝世，竺

摩法師不勝悲痛，一連數日為設在普濟禪院的靈堂

誦經超渡亡靈；不久又在他剛創辦的《無盡燈》創刊

號上，刊登了題為“挽畫哲高劍父居士”的悼文，高

度評價了高劍父先生這位“藝壇宗匠、世界名士”的

非凡一生。文章回憶了兩人結為師友朝夕過從，往

來頻密莫逆於心的不尋常友情。為深切哀悼這位師

友，他寫下了如下輓聯：“談禪如友論藝如師，十

載喜相逢，僧俗形忘融至理；泰山其頹樹木其稼，一

朝驚永訣，冥陽路隔悵浮生！”如今，兩位大師都已

往生，而他倆亦師亦友的佳話將永遠在人世間流傳。

竺摩法師為佛學社同道題辭（20世紀 50年代）



22

歷

史

文 化 雜 誌 2008

澳
岸
甘
露
遍
　
方
外
結
因
緣
　
　
追
尋
竺
摩
法
師
在
澳
門
遺
留
的
蹤
跡

盤桓佛學社

坐落於巴士度街 4 號的澳門佛學社，是竺摩法

師弘法利生的重要場所。 2002年夏，我寫竺摩法師

傳記時，將這裡作為一個採訪重點。可是，那時這

裡正遇路政拆建，見到的是搭着腳手架的建設工

地，我祇能站在街道上觀望，久久地徘徊。據陪同

的陳松青先生說，竺摩法師留在這裡有很多書籍、

信劄和書畫等法器，可否能找到這些珍貴的遺物

呢？所幸我們聯繫到佛學社董事七姑梁千居士，她

隨即召集了皈依竺摩法師的弟子王秀容、鄭淑媛、黃

桂湘、尹瑞璇等居士。在我們下榻的寰球賓館裡，她

們深情地回憶了竺摩法師在佛學社講經、辦義學的往

事，緬懷這位長老為澳門佛教事業作出的貢獻。

說起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的因緣，便追溯到

五十多年前創辦的經過。那是 1948年，竺摩法師因

用功過勤，急於求證，竟遭病魔侵擾，身體瘦弱。

恰在此時，澳門實業家尹法顯居士創辦“寶覺佛學

研究社”，找到竺摩法師畫佛像，即懇求他協助辦

社事務。竺摩法師欣然應允，移錫位於水坑尾的佛

學社。於是，他與了一、宏經法師一起，皆被聘為

導師，開壇說法。竺摩法師在該社“啟建佛七”中主

七，先後講了《地藏經》、《金剛經》，聽經的善信

也越來越多，法緣日盛。這些講稿經記錄整理，陸

續出版了《地藏經講話》、《金剛經講話》等著作。

他在佛學社全體社員大會上講說的〈從紀念佛誕談

到佛的思想學說〉，由高劍父先生為其題寫書名在

澳門出版後，受到港澳廣大善信的歡迎和好評。

1950年，竺摩法師又與陳心彬、陳心潔、梁心華居

士等發起在佛學社開辦佛教義學，招收失學兒童三

百多名。義學每週加佛學一課，在兒童中灌輸菩提

種籽，打下做人的德育基礎。

為了更加有效地宣傳佛法，竺摩法師在講經之

餘，於 1951年 8月在澳門佛學社創辦《無盡燈》佛

教文化雜誌。他以“點着無盡的心燈”為題，在創刊

辭中叙說了以維摩居士說的無盡燈法門作為刊物的

刊名後指出，佛法救世就需要佛法的慈悲聖水來洗滌

權勢餓鬼們無明結習的污穢，來淋滅那貪取無厭的慾

焰、鬥爭不息的嗔火；來灌溉清淨的心田，培植般若

的靈苗，開出智慧燦爛之花，結成和平莊嚴之果。他

自任《無盡燈》雜誌社社長，繼承和發揚四十年代初

他主辦《覺音》雜誌時的傳統，積極推動港澳與海內

外佛教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因此，該刊物創辦伊始，

風行港澳和海內外，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喜愛。

1952年春，竺摩法師在澳門佛學社講經之餘，

舉辦了多次佛學座談會。座談會採取自由談話的方

式來問答討論，辯難佛學上的各種問題；所談的都

是各人隨意想到就問，有問則答，比較深的問題或

亦偶然涉及，而多數屬於普通一般人對於佛法的疑

難解答。座談會每逢週三晚上舉行，參加者從第一

次三十餘人後來擴大到七十餘人。座談會均由竺摩

法師主持，並解答提問，氣氛十分活躍。其內容由

陳心彬居士記錄，陸續在《無盡燈》雜誌上發表，引

起了遠近許多讀者的良好反應。一位南洋的讀者給

竺摩法師寫信說，他那裡一家報紙的佛學副刊〈慈

海〉，將佛學座談會上的記錄文字抄錄轉載，博得

了許多讀者的歡迎。後來，竺摩法師應廣大讀者的

請求，“藉啟智信，略結法緣”，將座談會的記錄整

理出來，出版了《佛學問題座談》一書。

在這次訪談中，當我問及竺摩法師留下的遺物

時，她們都說房子拆了，不知道東西的去向。倒是

梁千居士陪同我們到附近的大昌佛緣木器公司，找到

了竺摩法師為澳門佛學社佛堂題寫的一副對聯：“今

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

時過五年，當我們再次來到澳門佛學社，祇見

一座在原址上重建的五層大樓矗立在眼前。時值傍

晚，也許是太晚了一些，緊鎖的大鐵門使我們再一

次在此久久徘徊。此時，我看到了張貼在大門旁的

一張精美的佛學講座海報  　 題目：地藏法門修行

淺述；講者：隆慈法師；主辦：澳門佛學社。

我們在此盤桓多時，緬懷竺摩法師當年在這裡

辛勤耕耘、不倦弘法的不尋常功德，默默地祝願澳

門佛學社法輪常轉，德澤延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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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松山懷古

一館翛然出翠岑，當前大海若披襟。

秋松聽罷懷高士，明月看餘發浩吟。

少坐亭欄恣逸趣，清談壺角見冰心。

相思同有煙霞癖，雁蕩他年好共尋。

這是 1940年秋的一天，竺摩法師在聽松山館雅

集時吟唱的詩。應聽松山館主人何斗燦先生之邀，

他與高劍父、張純初、羅季昭先生等友人圍坐青松

樹下，品茗覽景，笑談風月，吟詩酬唱。

聽松山館是何斗燦先生的家館，也是竺摩法師

與清遊會等文人雅士經常聚首的地方。聽松山館在

哪裡？帶上這個問號，我們徒步登上了松山，尋覓

半個世紀前澳門文化名人的芳蹤雅跡。

松山即東望洋山，因遍植松樹而名。松山高不

過海拔百米，可在人居密集、塵世喧嘩的澳門都

市，卻是個松林茂密、鳥語花香的清幽去處。我們

登上山腰公路時，正舉行澳門中學生迎元旦慶回歸

的環山賽跑活動，跑步聲、吶喊聲不絕於耳，十分

熱鬧。登上山頂，回首南望，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五

光十色，燦爛絢麗。飛架海面的澳葡友誼大橋如一條

舞動的飄帶，一直延伸到天邊，氣勢宏偉壯觀。

漫步松山，上上下下，我們找不到聽松山館的

蹤影，祇是在回來的山腳下看到了一個題有“松山”

二字的碑亭。這座亭是 1949年春澳門華商總會為紀

念澳門總督而建的，亭柱上鐫刻如下聯語：“松風

徐送，正蕩胸懷，更看鏡海波光，蓮峰嵐影；山雨

欲來，且留腳步，遙聽青洲漁唱，媽閣鐘聲。”仔

細一看，楹聯竟是李供林先生撰書。這不是當年經

常與竺摩法師聚首的清遊會會員嗎？

抗戰期間澳門的清遊會組織，淵源於 2 0 世紀

20 -30年代廣州文化界名流組織的廣州清遊會。抗

日戰爭爆發後，一些會友到澳門避難，於是重新組

織了澳門清遊會。該組織的骨幹分子，除了原廣州

清遊會成員外，還有一批澳門及其它地區來澳門的

文化界人士。竺摩法師於 1941年 9月發表在桂林《獅

子吼》月刊的文章，曾對澳門清遊會作過記叙：

粵之有清遊會，猶桂之灕江雅集也。其始組織

者如高劍父、陳樹人、張純初、謝英伯、黎澤闓、

葉夏聲等，俱為文壇耆宿，法界名流。值粵垣淪

陷，徒侶盡散，至年前一部分舊會員，萍蹤偶集香

江，又有臨時雅會，未幾又散去；近則復聚於澳

海，每於日曜日，必品茗金龍茶樓，或評書騭畫，

或煙雨清遊，沉哀消遣，積慮以抒，亦人生一大快

事。其會員有張純初、張谷雛、陳寂園、高劍父、

黎廷棨、梁毅三、葉兢生、余達生、梁彥明、王惺

岸、周貫明、張正息、何斗燦、賴振東、張白英、關

宗漢、黎暢久等，於書畫詩詞金石，皆各有所長。余

承高老之介，客冬亦曾加入，且屢赴其會（⋯⋯）

澳門清遊會一方面承繼了廣州清遊會定期到各

地名勝古蹟雅集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在高劍父先生

和竺摩法師的影響下，詩詞書畫多以佛教文化為題

材。澳門的東望洋山、青洲、西灣，以及菩提園、

蓮峰廟、藥山禪院和普濟禪院等佛門勝地，自然常

常成為他們雅集遊覽之處。他們一邊遊覽名勝古

蹟，一邊吟詩作畫，相互交流心得，頗具雅趣，在

當時的澳門文化界和佛教界有很大影響。

1 9 4 0 年農曆八月初八夜，竺摩法師與清遊會

成員張純初、黎澤闓、高劍父、錢二南、王惺

岸、張白英、賴振東、黎廷棨、黃蘊玉和梁彥明

等先生同登西望洋山，大家興致很高，賦詩唱和

不絕。其中竺摩法師步梁彥明先生之詩韻，吟唱

了“秋多霜露思啼雁，目滿瘡痍感斷雲；如此遊成

詩未已，尚餘悲憤填中膺”的詩句，表達了憂國傷

時的悲憤情思。

同年晚秋一夕，何斗燦先生再次在聽松山館以茹

素邀約竺摩法師聚首。同席的有梁彥明校長、徐偉卿

主席，還有羅季昭、岑權波先生，及德國籍凌牧師

等。眾友人暢飲高談，極盡賓主之歡。歸後，竺摩法

師曾作長達三十八行的俚歌，以記其事。詩句中“我

來斜陽掛松楸，反映丹崖翠欲流，山花簇簇迎禪客，

歸禽繞屋聲啁啾”，不正是聽松山館周圍的景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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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遊會諸子唱酬和答，雅趣橫生。而別具一格

的，則是這些名士們的詩詞聯句。 1941年 2月間，

應澳門知用學校校長張瑞權之邀，清遊會諸子覽勝

於青洲。這次赴會的有詩人、畫家近二十人，頗極

一時之盛。張純初先生即席寫水墨牡丹一幀，張谷

雛和馮湘碧先生合繪青洲山水一幀，竺摩法師和鄭

哲園、梁彥明先生各作擘窠書法，張掛壁上，以供

觀賞。葉兢生、鄭哲園、王惺岸先生等均即席成

吟，題於畫幀之上。他們不約而同地以佛教為題

材，聯句作詩吟唱。眾友即興聯句，真是妙語聯

珠，充溢着僧俗文人雅士的才情意趣。

竺摩法師因其在澳門的特殊地位和影響，除

了受邀頻繁參加清遊會的活動之外，還與當地文

化界的其它社團成員和自由人士進行了廣泛的交

往。他曾與澳門潔社的鄭春霆，澳門雪社的馮印

雪、梁臥雪等人相聚，以佛教文化為主要題材，

多有詩文唱和。

1 9 4 1 年秋，戰火蔓延，烽煙遍地。竺摩法師

打算應在上海的芝峰法師和大醒法師之約，準備

回浙江省雁蕩山避兵和休養。對此，眾多友人聞

訊後，均感依依不捨。臨行前，竺摩法師在聽松

山館舉行“留別畫展”，高劍父先生為畫展撰序，

葉恭綽先生致書雅推。清遊會名士張逸、龍思

鶴、葉夏聲、鄭哲園、梁彥明、張白英、黎心齋

先生等數十人，於中秋節前二夕，假媽閣廟為竺

摩法師餞行。名家張谷雛先生作〈送別竺摩上人歸

雁蕩圖〉，前來餞行的友人紛紛賦詩，題者甚多。

其中有：張谷雛先生〈送竺摩法師歸雁蕩即希吟

正〉、羅曉楓先生〈送竺摩法師往雁蕩〉、何斗燦

先生〈送竺摩法師往雁蕩山〉、李供林先生〈送竺

摩上人歸雁蕩〉、繆君侶先生〈送竺摩大師歸浙再

賦七律送別〉、梁毅三先生〈竺摩上人北歸雁蕩賦

此贈行〉，等等。

竺摩法師非常感謝澳門清遊會、雪社和潔社的

友人們在他即將離別前如此深情地為他餞行。他賦

詩〈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友〉云：

衲本粥飯庸材， 麥不辨，自違難濠江，謬

蒙大雅君子，寵錫鴻文，獎勉有加，感胡能已。

乃者以疾返鄉，複承張純初、張谷雛、陳寂園、

梁彥明、高劍父、梁毅三、黎廷棨、鄭哲園、黎

兆錫、王惺岸、李供林、周貫明、鄭春霆、劉耀

墀、何仲恭、何斗燦、張瑞權、張白英、黃蘊

玉、余達生、賴鎮東、湯卓元、利樹宗、李君

達、羅曉楓、楊鐵夫、羅季昭、關公博、馮桂

秋、繆君侶、曹菊齋、林葉天等諸公，或設宴媽

閣餞別，或以詩文書畫見貺，藉留紀念，盛情尤

可銘感，因綴俚句，聊致謝忱。時正中秋前二

夕，湘北捷報頻傳也。

兩年聚首情如昨，今夕禪林把別觴。

坐向秋風驚客夢，欲從明月問行藏。

過江名士音塵接，遁跡精藍俗慮忘。

貽我佳篇三十幅，滿船書畫似襄陽。

清遊幾度樂追攀，風雅論文喜往還。

杯茗幸同聯汐社，芒鞋時或踏秋山。

烽煙淪劫蒼生苦，霜露橫江行路艱！

湘捷欣逢添盛餞，臨歧何惜唱陽關。

此次雅會，盛況空前。為此，詩人陳寂園先生

作〈媽閣餞僧記〉在報章發表。諸友人對竺摩法師的

酬答詩爭相奉和，也紛紛見諸報端，一時轟動了港

澳文化界。葉恭綽先生從香港寫信給竺摩法師說：

奉示及諸公詩章，一時盛會，佩羨之至。愚

藏有明代趙文度所繪〈送生明法師還雪竇圖〉，

附緇白送行詩甚多，最著者為智舷法師及王石

谷，可先後輝映。第天啟世局尚安，雪竇請夷，

足為幽棲之所，不若今之荊棘載途耳！

葉恭綽先生曾任清末民初政府高官，抗日戰

爭期間拒受為職，客居香港。他學識高明，在港

澳名望很高。竺摩法師初來港澳時，曾幾次在香



27

澳
岸
甘
露
遍
　
方
外
結
因
緣
　
　
追
尋
竺
摩
法
師
在
澳
門
遺
留
的
蹤
跡

歷

史

文 化 雜 誌 2008

︽
覺
音
︾
第
廿
八
期
︵
一
九
四
一
年
六
月
出
版
︶
轉
載
清
遊
會
在
青
洲
雅
集
的
報
導

△



28

歷

史

文 化 雜 誌 2008

澳
岸
甘
露
遍
　
方
外
結
因
緣
　
　
追
尋
竺
摩
法
師
在
澳
門
遺
留
的
蹤
跡

港大學圖書館與他相遇。他曾說過：“閱報紙者，

皆非高僧。”可見他思想拘謹。但這次為竺摩法師

餞行，卻另眼相看，且將趙文度〈送生明法師還雪

竇圖〉與諸友人送〈竺摩法師歸雁蕩圖〉相提併

論，稱之為“先後輝映”，足見他是多麼看重竺摩

法師。

由於竺摩法師在澳門弘法的影響越來越大，

當地和來澳避難隱居以及其他海內外有識之士，

都樂意以各種形式與竺摩法師交往。如來自廣東

南海的龍思鶴先生是一位著名詩人，曾在孫中山

先生麾下任粵軍秘書長，抗日時期曾任國民黨第

七戰區參議，後到澳門避難。這位聲名顯赫的人

物，從何斗燦先生處得悉竺摩法師是太虛法師的

高徒後，曾兩次專程來到功德林拜訪；不巧竺摩

法師外出而未遇，龍思鶴先生遺憾之餘，寫了一

首〈訪竺摩不遇〉：

兩訪功德林，僧閑院落深。

未諳龍象力，曾讀海潮音。

懷素書非障，維摩病不禁。

宦遊十年事，浪跡鏡湖潯。

詩中流露了龍老先生對竺摩法師的仰慕之情。

後來，在何斗燦先生的幫助下，龍思鶴先生與竺摩

法師終於在聽松山館會面，彼此一見如故，相見恨

晚。何斗燦先生在席間有詩以記其事：

坐對松高百丈餘，偶來野鶴伴幽居。

香花案上先供佛，明月窗前好讀書。

綠竹朱欄風淡蕩，青娑皂帽態紆徐。

放懷多在煙波裡，擾擾黃塵我自如。

竺摩法師也賦〈晤龍思鶴先生於聽松山館，主人

斗燦醫師有詩記事，即步原韻為贈〉一首。詩云：

呼鶴聽松興有餘，性情恬淡合幽居。

耽尋好句還耽酒，愛種名花亦愛書。

采藥應曾思劉阮？交朋泰半屬庾徐。

深談不覺青林晚，雲影在天月自如。

這次登松山，雖然找不到聽松山館，我並未失

望，反而甚感欣慰，這裡畢竟留下了竺摩法師與眾多文

化名人雅集的足跡。而在我的腦海裡，仍湧現着半個世

紀前文人雅士們為澳門文化寫下的一幅幅鮮活的畫卷。

從松山下來，我們按澳門青年學者陳繼春博士

提供的線索，來到士多紐拜斯馬路雅廉訪附近，終

於找到了竺摩法師題寫“譚端記電業工程”招牌的地

方。店主人熱情地介紹說，這是她公公從前向竺摩

法師要來的墨寶。她說：“公公是個美術教師，與

大法師關係很好。自竺摩法師題寫招牌後，幾十年

來生意都很好，祇是近年來電器行業變化很快，有

點淡下來。”在那裡拍照留念時，我想可能正如陳

繼春博士說的，這可能是目前在全澳唯一找得到的

竺摩法師親筆題寫的招牌字了。

在黃曉峰博士帶我們去有當地“文化沙龍”美稱

的龍華茶樓的路上，他指着一處老式的樓房說，這

裡原是中共一大代表棲梧老人住過的地方。呵，他

不就是包惠僧先生嗎？據我所知，他在上世紀 40年

代旅居澳門，與竺摩法師亦有過交往，還贈過竺摩

法師兩首詩呢！

“澳岸甘露遍”，“方外結因緣”。這是當年李

供林先生在〈送竺摩上人歸雁蕩〉一詩中的詩句。確

實，竺摩法師在澳門廣結法緣，普施法雨，其弘法

蹤跡永遠值得人們懷念。

稿成擬寄《文化雜誌》之時，浮想聯翩，意猶未

盡，隨賦〈登澳門松山感懷奉呈黃曉峰博士郢政〉，

以寄遠懷同遊澳門松山之情思  　

蒼松茂密鳥啾啾，浩渺鏡海眼底收。

浪拍長橋連碧宇，雲飛廣廈矗芳洲。

禪堂劍父傳佳話，佛社竺摩展壯猷。

更喜騷人碑上句，生花妙筆寫春秋。

（初稿寫於 2008年春節）


